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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 帖

把心交给你细细的品
现在 应该知道了采茶人的谦慎
与这满山满坡的柳暗花明

心灵里总有一些自己未曾发掘的隐秘
需要绽放 需要与世界一起飞翔
现在 隐秘就在你的身边上升
在你身边漫游
擦洗你一路趾高气扬的风尘

是什么在你的内心扎下了根
一小口 就是采茶人
捧上的满山满坡的慰藉

那么多叠起来的慰藉
萍水相逢足可破茧化蝶

在茶乡 每一扇门都是一种敞开的等待
一叶一禅 一禅一阡陌
阡陌纵横 纵横之上

“却听侬家陌上歌”
注：引号内系辛弃疾《减字木兰花》

茶 道

沉下去就是绽放
沉下去就溢出沁人的芳香
这是浪漫主义还是现实主义？

娇小的叶片像极了采茶姑娘
踮起来的脚尖
她们眺望到的是山坡的宏阔 还是
远处大海的翻卷
但它一直在山坡上碧绿
在山坡上打开它的前世今生

这山坡上的灵魂到底隐藏在哪？
这一壶的芳香怎能涵盖
那一坡的丽日朝阳

茶 经

这么多难题
如果摘下来就是解开
那它一定仍然是翠绿的询问

口舌之争是否苦尽甘来？
冷热不均却都能守住芬芳与梦想
守住一坡的跋涉与诘问

草木总有弯下去的回肠荡气？
我知道 总有一闪而过的杜鹃
飞起又落下
扣人心弦而又丝丝入心

现在 杜鹃在默念谁的表情
表情之下是一坡的黄土
浸泡出来的灵魂

喝一口 再喝一口
暗含于心的仍然是茶乡人
风雨兼程与热气腾腾

（组诗）●金国泉

与茶有关

茶 语

一只精致的杯盏，或者一种执
壶的姿态……饮者的倾听是静心虔
诚的。无论是在春日的茶园，还是
在其它什么地方。

其实品茶就是品一种意蕴，品
一种心境——宁静与优雅，闲适与
深沉……茶水润入心脾，贴心贴
肺，善解人意，无微不至。

文墨书香，诗书礼仪，学理与
知识，遐想与哲思……一把执壶中
煮着街头巷陌，民间石井；也煮着
江山社稷，日月乾坤。

深远与辽阔，宁静和诗意。端
杯品饮，饮到的是一种胸襟，一种
旷达，一种闲暇与优雅，也不缺少
壮志与豪情。

一只粗瓷大碗中装下的是雨水
和汗水，忙碌与艰辛；还有一种拙
扑而又实在的渴。不求大醉，只想
微醺。终不忘初心。

几叶新茶在煮沸的山泉里，伸
腰展臂，或歌或舞。淡绿色的汁液

渐渐散开，现茶的神韵，见水的心
情。一杯茶泡出的是智慧和艺术。

身为饮者，我只愿静心倾听一
方水土的教诲与叮咛。

茶 缘

山与水的相遇是缘，茶与水的拥
抱更是缘。谷雨，一个与“茶”有着深厚
悠久缘份的季节。一种缘份，让茶一续
再续,深厚着一处地方的情谊。茶泡出
一方地域民俗文化的浓酽——一杯茶
泡出的是爱，或浓，或淡；或甘，或苦
……都是人间味道。一杯茶泡出的是
情，或深，或浅；或缠绵纠结，或千回百
转……其中会有着多少难解的心结？

因缘而来，当又一年的谷雨再
次喊响一株茶的乳名，这里的春天
已将一节诗章写到了深处。一只茶
鸟的吟诵，激情正值高涨。

这时我必须静下来，寻一处地
方落座。就着一杯刚泡好的茶水，
如一株期待浇灌的禾苗一般去解读
一种渴。或者幻想自己就是泡在这
杯水中的一片茶叶，随着水温任着

水性，尽情地释放内心的激情。
于是，一杯茶便让一种缘的味

道，在慢慢的品饮中丰富起来。

茶 韵

春天，茶树枝头最先缀满的是
被露水润亮的鸟鸣。从鹅黄到淡
绿，雀舌样的新芽，把最动听的鸣
声托举上枝稍，对天空吟唱。

春在茶园里嫩着，而节气的脚步却
不曾停下。当谷雨的雨滴发出敲打瓦
檐的声响，一条条长长的茶埂之上，采茶
女们不停采撷的双手像是在抚琴。采
撷就如同一种弹奏——一种新绿将春
天弹奏。那被收进篮子里的鲜嫩的绿，
便是被收集起的春天最动听的琴音。

春天的茶园，绿是其中唯一的
主题。吹在这里的风是绿色的，采
茶女的歌声是绿色的，空气是绿色
的，就连滚动在叶尖上的露珠最终
也被绿色所俘获，不用问那只茶鸟
的鸣唱一定也是绿色的。

茶之绿绿着春天的深刻，茶之
绿绿出如诗的意蕴。

（组章）●汪维伦

茶的语境和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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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刊
“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

特”，这是现代阐释学对文本意义敞
开性的深刻理解，也就是说，小说在
读者那里呈现的不一定是作者的意
图，也不一定是专家权威的解读，而
是每个读者根据自己的人生经验、生
活经历和审美趣味，做出的个人化、
个性化的判断，不存在一个绝对的真
理性的阐释。

基于这一现代阐释学原理，我对
黄复彩长篇小说《墙》的理解是，韩
七枝与沈仲景悲欢离合的命运是故事
载体，而“爱而不得”是小说的精神
指向；小说的表层是写“人生的无
常”，而深层则是写“人性的无奈”。

这部小说剑走偏锋的独到之处在
于，小说写了两个“爱而不得”的爱情悲
剧，韩七枝不可救药地爱上了大十八岁
的“姨夫”江义芳，沈仲景死心塌地地爱
上了韩七枝，这看上去像一个三角故
事，其实这三角之间是一个平行关系，
江义芳和沈仲景不需要冲突，也不存在
冲突。小说的“陌生化”的设计在于，浪
荡而颓废的“姨夫”江义芳并不具备男
子汉的强大的魅力，而懵懂中的韩七枝
却一走进江家就为他着迷；沈仲景少年
时代就爱上了韩七枝，可他始终都没能
走进韩七枝的内心深处。这些原生态
的初恋裹挟着巨大的盲目、执着、坚定
与蛮不讲理进而让两个人都为两个不
爱自己的人付出了一生的代价。黄复
彩从人性的丰富性、复杂性和非理性中
试图探索人性的真相，并揭示出日常化

的人生尤其是情感化的人生实际上是
被非理性控制的，非理性的人性是真实
的，是动人心魄的，是凸显审美力量
的。小说在这一平台上落实，足见黄复
彩长篇小说的站位和思考已远远超越
了平庸与平常，小说的品质，作家的功
力由此而获得了足够的认证。

爱是人的灵性，而不是理性，正如
一句歌词中所言，“没有理由，没有原
因”，江义芳这个破落地主的后代，慵
懒、颓废、散漫，既没有男人的担当，也
没有男人的气质，而十二岁的韩七枝
竟然无缘无故地爱上大自己十八岁的
这个非亲非故的“姨夫”，也是自己童
养媳身份的“公公”，这个乱伦的爱情
不合道德、不合情理，黄复彩却从人性
无奈的深层挖掘出了这种爱情的真实
和尊严，并赋予了反世俗化的宽容和
确认。韩七枝的悲剧在于，她坚贞不
渝地爱着江义芳，而江义芳只是享受
和感动着一个少女的投怀送抱和本能
的复活，情感背景错综复杂的他不可

能像韩七枝一样疯狂投入情感，韩七
枝没法接受和悦洲一别，竟是永诀。
这个男人直到韩七枝找到上海，最终
还是在各种传说中下落不明。

韩七枝是一个凄美而善良的人物
形象，这个形象的文学价值非常独
特，她用一生的时光守候着江义芳，
等待着一个永远不会到来的“戈
多”，但迫于生计，她又感动于爱上
她的男人邢男、金顺生、沈仲景，她
给予了三个男人温暖、关心、体贴，
就是没法给他们爱情，因为她内心深
处一直留给了那个慵懒、颓废、散
漫、没有男人气概的江义芳。在深夜
杭州运河船上，当沈仲景过来要兑现
与韩七枝爱情时，韩七枝像是一个贞
洁烈女，坚决不从，并威胁要从船上
跳下去殉节。从时代定位来看，韩七
枝是传统守旧而封建的女性，而从人
性角度来审视，这是一个忠于爱情，
追求终极价值的高贵的女人。

同样一个悲剧性人物就是小说中

的父亲沈仲景，这个本该成为一代名医
的青年才俊，少年时代阴差阳错地爱上
了童养媳韩七枝，他以男人的勇气和全
部的青春等待守候着韩七枝，固执坚
定，九死不悔，弃医从政并没有给他带
来韩七枝，只是让他的情感越来越扭曲
和变形，唯一没有扭曲和变形的是，对
韩七枝的爱。娶雅兰迫于无奈，为了表
达或象征对韩七枝的至死不渝，在“爱
而不得”的无望中，沈仲景娶了一个与

“韩七枝”谐音的护士“戚芝”，两任妻子
先后去世后，父亲沈仲景与许多女人乱
性，几乎到了一种失控和疯狂的地步，
直到被多次被告发后以流氓罪锒铛入
狱。父亲的这个形象的内涵比韩七枝
更丰富，他除了不爱雅兰和戚芝，与其
他许多女人乱性是爱情幻灭和绝望中
的自我放逐与道德崩溃，就像昆德拉的
《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一样，外力极度挤
压下的性放纵是一剂消痛的药方。沈
仲景无疑是有道德缺陷的，但他的人性
是唯美的，用一生去守候一个女人，直

到垂暮之年。
韩七枝与沈仲景在步入中老年后

终于走到了一起，然而悲剧在于，韩
七枝是出于感动，是出于怜悯，出于
天性的仁慈：沈仲景在虽然在坐牢后
得到了韩七枝，但他终究会意识到，
他等来的是韩七枝，而不是爱情，

“人生多少事，转眼已成空”。
在阅读这部小说的过程中，有一

个疑惑纠缠始终，这就是人生路上的
“墙”究竟是什么？在合上全书的最
后一页后，一个清晰的结论终于形
成：你想要的要不到，你不想要的，
却是你无法抗拒是人生事实。这也是
佛学中“诸法空相”的文学注解。

黄复彩的长篇小说具有宏大气
象，和悦洲澜溪镇的世纪沧桑，实际
上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缩
影，从技术层面上看，整部小说结构
规整，人物设计戏剧性对位，情节关
系错综复杂，故事推动跌宕起伏，小
说人物众多，世像纷呈，细节扎实，
叙事从容，作为一个有品质的作家，
黄复彩真正的老辣和深刻在于他能够
走进人生的隐秘世界，在对隐秘世界
的拆解与剖析中，发现了人性的真
相，揭示出人性的无奈，悲悯人性的
受伤。这是一个作
家的人文情怀，这
也是一部作品的高
贵气质。

（作者为安徽
省作协主席）

●许春樵

人 性 的 无 奈
——读黄复彩长篇小说《墙》

一望无际的麦子，在故乡春天的
原野上一天比一天地呼啦上窜着，一
个青涩的乡村少年，沿着田埂奔跑，
阳光照耀在麦子之上，亦温暖地照耀
在少年的身上，同为青春的身体，同
为拔节丛生的季节。

胡须与麦穗仿佛是在一夜之间长
出，羞赧的，不太愿意轻易示人。春
风与阳光却不管不顾地兀自打开着她
一路欢畅的歌喉，之于大地，之于原
野，之于麦子，也之于少年的身上。
翠绿，柔顺，风吹麦浪，阳光温暖，
直抵青春的血脉深处。二丫，很漂
亮，风中飘动着的长发，柔软至极的
腰身，像极了那一地麦田之中的麦
子，风一过，迎风摇摆着，咯咯咯的
笑声一路，传出的好闻体香，也弥散
在一路。我牵着老牛在田埂上吃草，
青草与麦子同为青春的伙伴，老牛，
看似是个老实的家伙，稍不留神，就

会被它吃去一棵或是两棵麦子，我很
是气愤——咋就那么经不住诱惑呢？
举鞭与喝叱之际，老牛可怜巴巴地望
着我，一如做了错事的孩子，“唉，
你这老牛！”鞭子被我高高举起，却
是轻轻落下。二丫的身影老是在我的
眼前一路晃动着。奶奶问我，二丫好
看么？好看！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奶
奶含笑不语。多年之后，我才弄明白
奶奶含笑不语背后的深意，在她老人
家的眼里，我和二丫一般大小，同属一
对可爱的小人儿，同为青春的麦子，如
同故乡原野上的麦子一样，都在温暖
的阳光之下茁壮成长着，但在奶奶的
内心深处，她何尝不知她孙儿当年的
那点小心思——少年心思当擎云！

麦子一路成长，阳光，雨露。我
亦一路成长，骨骼，血肉，还有心中
的渴望。乡村的夜晚，宁静而又安
详。相较于白天的麦子之上，沟壑田
埂之畔，少了一份奔走的泥泞与阳光
的炙热，但乡村的夜晚很容易让我回
想与思考起关于麦田的守望者。说到
麦子，尤其是青春的麦子，不得不提
到两个人：塞林格和海子。一个是
——麦田的守望者，一个是——麦地
派诗人。一中一西，之于大地之上的
麦子，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且意象
丛生。拔节，成长，阳光温暖，风吹
麦浪，一地金黄，一圈又一圈眩目的
光圈，站立，匍匐，倒下，镰刀，收
割，坚强，倔犟，麦子很有个性，即

使是在倒地的那一刻，也会挺直她那
一路不屈的头颅与腰身。塞林格当
年，海子当年，我之当年，都曾有过
一双守望麦子明亮的双眸，从麦地开
始，河流，山岗，田园，远山，乃至
延伸至无边的远方，青春有多辽阔，
麦地就会有多宽广。寻根，寻梦，太
阳，月亮，河流，山川，活着，死
亡，青春，梦想，眼前，远方。故乡
的田园，麦田之畔，不远处的山岗之
上，曾埋葬过我们至爱的亲人们，终有
一天，我们也会像麦子被收割一样，雁
过无声地，被时光与岁月无情地埋葬
在先人们的坟茔之畔。麦子年年生
长，一直都会是青春的模样，当我们终
有一天会变老，老得哪儿也去不了，我
们会不会再次回到故乡的麦地之上，
站在风吹麦浪的故园大地之上，再唱
一曲怀想，关于岁月的流殇，再次回
忆与想念起那年的乡村时光，青春的

麦子，还有二丫那好看的身段？
青春的麦子哟！我已流浪远方太

久，也已离开故乡多年。都说：年深
外境犹吾境，日久他乡即故乡。都
说：吾心安处即故乡。故乡的麦地，
生长麦子，异乡的麦地，也生长麦
子，但我的意象丛生与辽阔意蕴却好
像永远定格在了我的青春雨季，从未
打开，亦不想躲避，雨下不停，之于故
乡无边的原野，之于故乡青春的麦子
以及麦子的前世今生的回望之上。青
春，麦子，骨骼，血脉，成长，思念，怀
想，回眸，凝望，大地依然厚重，岁月依
旧在流淌，一个乡村少年，站在了原野
之上，守望着麦苗青青，守望着风吹麦
浪，守望着一地金黄，守望着麦子回
家。然后，在某个月光甚好的夜晚，偷
偷地溜出家门，端坐在高高的麦垛之
上，怀想起青春的麦子，怀想起二丫的
模样，当月上中天的时刻，睡意一阵接
着一阵地袭来，一如当年那般，就依偎
着高高的麦垛，与麦子一同甜甜地睡
去。有月光做伴的夜晚，这注定是一
个美梦成真的夜晚。

青春呵！青春！青春的麦子。一
不小心哟！我就长成了岁月之外的模
样，从来不需要想
起，永远也不会忘
记，之于故乡，之
于故乡的原野，之
于那一地青春的麦
子之上……

●吴鲜

青春的麦子

“把鞋擦擦！”一个爽朗而沧桑的
声音。

我扭头一看，路边一个戴绒帽的
擦鞋老头，靠在鞋摊边小木椅上，两手
踹在袖笼中，冲我微笑。那样子完全
不像招揽生意，倒像是邻居大爷见你
出门鞋脏了，善意地提醒你拾辍干净。

我看看脚上的皮靴，竟有些脸红耳
热，虽然它并不脏，但还是觉得哪儿不
妥,很想停下来给大爷把鞋拾辍拾辍。
但一想到有一大堆文件等着处理，一大
堆电话要接打，一大堆烦心事要做，只
得叹口气，加快脚步，赶着去单位。

下午下班，拖着疲惫的脚步，不
知不觉又来到这里。那位大爷摊前
正空着。我上前，在小木凳上坐下，
脚刚踩上踏脚板，就被套上纸壳子护
围，不禁暗叹：好麻利的手脚！

“大爷，擦鞋有些年头了吧？”
“是呀，二十多年了。在天津都

擦了十多年的鞋。”
“ 为 啥 跑 到 大 老 远 的 天 津 去

擦鞋？”
“不瞒你说，我原在油粉厂上班。

后来工厂倒闭，下岗了，年纪又不老不少
的，突然觉着没了着落，一家老小要吃要
喝，孩子还要读书，得谋生啊。在本地擦
鞋，怕遇着熟人，觉得我一个堂堂国营单
位的职工，给人擦鞋，太跌相。”

“在外面吃了不少苦吧？”我看着
大爷老树皮一般的手。

大爷眯眼遥视远方，皱纹深得看
不见底。

“是呀，冬天睡澡堂，夏天睡天
桥。身体吃苦还是小，关键是心里也

苦呀，觉得憋屈，觉得恐慌。”大爷旋
即收回目光，耸耸肩，“后来想开了，
干得也舒心了。”

“哦，您怎么想开的呢？”
大爷给鞋涂上去污剂，说：“我就

琢磨呀，这鞋，要想均匀地吸进鞋油，
必须先要清除灰尘。干活，要想干得
舒心，必须先除掉心上的灰尘。”

我不由得对这位大爷刮目相看
了。细打量，见他绒帽边露出的头发全
白了，连胡茬都是白的。心想：这么大岁
数还在马路上摆摊擦鞋，风吹日晒的，是
家里包袱重，要为儿子买房还贷？还是
孤寡老人，一个人待在家里孤独寂寞？
但看他脸色红润，每一道皱纹都是舒展
的，似乎还含着笑意，又觉得不像。

“您家里……”
“我俩儿子，都挺好的，孙子都成

家了。我和老伴都有退休工资。”大
爷仿佛知道我想问什么，“家人都不
让我干，说现在不愁吃不愁穿，有房
住有酒喝的，何苦去挣那辛苦钱？但
我非要干，谁劝都没用！”

一阵风吹来，我打了个寒噤。虽
说是晴天，但坐在冬天的街头还是很
冷的，何况他这么大年纪在马路上蹲
守一天呢。“您辛苦了一辈子，该颐享
天年了，为啥不在家享福呢？”

大爷飞速地左右拽动着布条，给
鞋抛光。“你看，这鞋子吃了油，上了
蜡，但还不亮，非用布条来回擦，打磨
后就鋥亮了，是不是？”

我若有所悟地点点头。
“我现在擦鞋，已不是为了挣多

少钱。但每天天亮就起床，天黑就收

工，生活有规律。待在家里吃了睡，
睡得天昏地暗，白天黑夜不分的，人
就焉了。有的老人跟我年纪差不多，
走路都戳拐杖了，还三天两头往医院
跑。我77岁了，啥毛病都没有！”

“嗯，您老看上去能活两百岁！”我笑。
“呵呵，谢谢‘小姑娘’！”大爷也

笑，“来这里，有生意，就练练手，全当
锻炼啦！再脏的鞋在我手上，三下五
除二就变得崭新锃亮，也有点小成就
感；没生意，就望望街，咱们伙子里呱
呱白，充实！”大爷对着相邻的一位大
妈笑笑。那位大妈也笑笑，点点头。

“好喽！”大爷用手一拍我的鞋。
呵，鞋焕然一新，鋥亮鋥亮。

“光吃饭不干活，生活没味道；干
点事不为钞，烦恼不来闹——” 大
爷边收拾工具，边哼起了黄梅小调，

“老婆子炖好火锅，烫好酒，等着我
喽！”他把工具箱往自行车上一架，乐
呵呵地推着车子走了。

我望着大爷的背影，站了好一会
儿。我一直觉得擦鞋匠的生活际遇很可
怜。他们没有资本，也没啥手艺，甚至
连“匠人”算不上，只是靠着顶风沐日地
蹲守街头，做着最小的劳力买卖，我觉得
他们很可怜。没想到这位擦鞋大爷竟
如此乐活着。我有些意外，也有些震
撼。再琢磨他的话，不禁豁然：给心灵除
尘，方能收获
幸福；不断打
磨的人生，才
能光彩照人。

谢谢你，
擦鞋大爷！

●胡静

擦 鞋 大 爷
麦子准备回家
粮仓正在等待那沉甸甸的感觉

燕子已将风剪开
滑落的云彩
遮掩了季节的秘密

池塘的水满了
田头的风满了
一种幸福满在心里

扛着锄头的农人
赤着脚行走在田埂上
踏碎时间的阴影

遥远的秋天在小憩
等那轻盈的风
吹来阳光的金黄

芒 种

落地的均已生根
深沉的泥土温柔如水
那是对阳光的追求
心跳声在热烈地响起

盛开的荷花如风
吹拂我的心事
真正的生命能拥有多久
季节的影子掠过
眼睛里是未来的收获

纷乱的细雨 缠绵的露水
发芽的势头不可阻挡
破土的绿色在风中挺立
迎接那一轮金色的光芒

(外一首)●耿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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